父债子还的案例及法律知识说明
父母在49天内相继去世，留下20多笔、3万多元债务。没有一张借条，没人上门催债，11岁男孩却主动“寻债”，努力还款。
面对还回来的钱，债主们婉言推辞，主动减免，甚至变着法子返还。12月26日，2015年最后一个星期六。
17岁的高二学生叶石云早早起床，到菜市场称了两斤五花肉和两斤豆腐。他已经盘算好了，中午就暖一个锅，“和爷爷吃一顿6年来最奢侈的午餐”。
“爷爷，今天我们就多吃点吧!爸爸欠的债，我都还清了，以后你再也不用舍不得吃肉了。”面对爷爷惊讶的眼神，叶石云靠近老人耳边，大声说。
9天内，双亲先后去世
2009年的秋天，是江南乡村千家万户收割稻谷的季节。
在浙江丽水云和县崇头镇梅竹村，村民们却为叶石云一家的遭遇唏嘘不已。
9月9日，星期三，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那天下午，11岁的叶石云坐在镇上的梅源实验学校五年级课堂里。突然，“嘎吱”一声，教室前门被推开一条缝。梅竹村村民柳润生探进半个脑袋，把正在上课的老师喊了出去。在门口嘀咕几句后，老师走了进来，直接到叶石云跟前，让他收拾好课本回家。
“你妈病得很重，让你回去。”柳润生没正眼看他，只说了一句，就快步到校门外发动摩托车。一路上，后座上的叶石云不敢多问，心里想：“妈妈是不是吐血很厉害，止不住了?”叶石云出生后第三年，母亲石明秀患了红斑狼疮。
到家时，叶石云本想直奔母亲床前。没想到屋里已经站了很多人，在房间外的厅堂，他看到了那口乌黑的棺材，“那是几年前家里替爷爷准备的，没想到29岁的母亲先躺进去了”。
叶石云抱着父亲痛哭，他想看母亲最后一眼，可是这个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。按当地习俗，属虎的他和属猴的母亲生肖不合。也因此，叶明松故意等妻子盖棺之后才叫人接儿子回家。
叶石云难受到了极点，父亲安慰他说：“妈妈走了，没办法，以后我们一起好好过。”石明秀下葬后，叶明松割完稻谷，就去了县城打工。此前他一直在外打工挣钱，自妻子生病后，他不得不在家照顾。
此后每周五放学，叶石云不再返回村里，而是去县城姑姑叶水梅家，父亲则每隔一两个星期去看他一次，但每次都很匆忙。
2009年10月27日，星期二。石明秀去世第49天。又是一个下午。正在上课的叶石云又看到了教室的前门被推开一条缝。他一眼认出来，是同村的堂伯父柳启东。他再次被叫出了教室，柳启东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你爸爸死了!”
叶石云脑子陷入一片空白。
“你放心，爸爸欠的钱我一定还”
叶石云呆呆地跟着堂伯父柳启东到了县城医院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村干部和许多亲戚，也见到了直挺挺躺着的父亲。这一次，没有人再顾忌他这只“虎”和父亲这只“猴”是否会相“冲”。
父亲是两天前在打工时突然吐血，被送进医院的。在叶石云的印象中，他一直健壮、能干，“妈妈每次病情恶化，他总能‘变’出钱，带她去城里的医院，房屋被暴雨冲塌了，他也能张罗着修理。”
父亲去世后，叶石云听到了一些传言。有人经常看到叶明松双手抱住腹部，蹲在某个角落许久站不起来;还有人听他说过“我可能要比我爸先走”这样的话，听者以为他妻子久病不愈，心中烦闷，在说丧气话。
叶明松去世了，亲戚们担心老爷子叶贞旺再承受不了丧子之痛，决定先瞒着老人。可还上小学的叶石云，哪有能力下葬父亲?亲戚和村民不忍，大家你一百我五十，凑钱把叶明松火化了。
父亲下葬后，姑姑因为担心叶石云，当晚便留宿在他家。不知情的叶贞旺，以为女儿和往常一样，是从县城来看望自己的。
谁也没有料到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竟有债主来到了叶家。那人径直走到叶贞旺跟前，说：“你儿子死了，他欠我100元，你要还给我!”老人耳背，没听清，问：“你说什么?”
叶石云和姑姑听到后大惊，立马上前拉走这人。
在房屋外，11岁的叶石云斩钉截铁地对这位上门讨债的人说：“你放心，爸爸欠的钱我一定还!”这是他人生中郑重许下的第一个诺言。
站在一旁的叶水梅很是惊讶。在她印象中，侄儿叶石云由于家境贫困，长期缺乏营养，不仅个小而内向，甚至有些怯懦。
没有借条，一笔笔地寻找债主
儿子在秋天去世的消息，叶贞旺直到腊月才知道。
年初时，叶明松从邻村抓了猪仔回家饲养。尽管那时妻子早已不会料理猪食，他仍固执地认为，有猪过年，是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。
以往每年过年杀猪，叶明松早早就挑好日子，联系好杀猪师傅。可是那年，眼看腊月都快过半了，他还没有回家。叶贞旺等不急了，只好自己张罗开来。
“你爸怎么还不回家过年啊!”杀猪那天，叶贞旺问叶石云。
“他去外地打工了，过年不回家!”叶水梅赶紧用事先想好的谎言，替侄儿回答。农村过年杀猪，在过去也算是一件大事，近亲都会过来帮忙。
本以为还能多瞒着老人一段时日。不料几天后，叶贞旺颤巍巍地出现在了县城女儿叶水梅的家门前：“他们说他已经死掉了，你们把他收好了没有?把他放哪了?”
纸终究没能包住火……
自从父亲去世第二天就有人上门讨债后，叶石云便拿了个学习用的本子记账。他要替父还债，兑现自己的诺言。他知道，父亲的债绝不止一笔，便做好了等债主上门讨债的准备。
然而，让他很意外，此后再无第二人找来。“债主不好意思来，那我们就去找他们。”和姑姑商量后，叶石云决定主动上门寻找债主。
于是，在双亲离开后的第一个冬天，原本内向的叶石云利用双休日和寒假，在姑姑的帮助下，开始一笔一笔地“寻债”——寻找父亲生前欠下的债：
“欠柳启元840元，2009年修缮倒塌的房屋时，运空心砖和水泥的运费;欠胡先林1000元，2008年母亲住院，出院时没钱结账借的;欠季方其350元，2007年种香菇时，父亲买材料借的……”
叶石云“找到”的这些债，有些是父亲当初和姑姑说过的;有些是他去世后，知情人告诉姑姑的;还有一些，是姑侄俩一起找出来的。
“年猪都杀了，猪仔的钱给了没?”叶石云打听到年初的猪仔，是父亲从隔壁张化村抓的，便和姑姑一道去核实。
张化村距离梅竹村10多公里，距离云和县城近20公里。叶石云和姑姑坐了个把小时班车，又步行十几分钟的小路，才抵达。
当姑侄俩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家门口时，卖猪仔的老板练美俭很是意外。“你爸爸在我这里抓猪仔，今年是第三年了。和前两次一样，我都是先赊给他，年底他再把钱给我。”练美俭在村里养母猪已经10多年，两头母猪一年下两次猪仔，大约有40头猪仔出栏。
“这么多年下来，我几乎不赊账。你爸爸是个例外!”练美俭此前并不认识叶石云的爸爸。但因为在梅竹村有亲戚，他多少了解他的家境及口碑。
2007年，叶明松因为没钱抓猪仔，其他地方不给赊账，最后找到了练美俭。“你先抓去，年底猪杀了，肉卖了，再把钱还给我。”练美俭很爽快。此后两年，他一直在张化村抓猪仔。
叶明松去世后，练美俭并不指望当年叶明松欠的猪仔能够收回本钱。因此，他没有去梅竹村讨债。“等他儿子长大了再把钱还给我，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在不在!”2009年，练美俭65岁。
“小猪500元。”叶石云郑重地在本子上又记下了一笔……
而当爷爷知道他准备替父还债后，也回忆起好几笔儿子此前在村里欠的债：“欠你练家伯伯200元，柳家叔叔100元……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听、寻找、核实，叶石云记录下了父亲欠下的20多笔债，共计3万多元。这些钱，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多，但对于当年连自己生活都没着落的孤儿来说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这些债，没有一张借条。但叶石云毫不怀疑，反倒觉得这是他们对逝去父亲的信任。
在云和当地农村，有“债不过年”的说法。父亲的债一时还不了，但理必须到。此后每年年关，叶石云都要和爷爷一起，到欠债的人家去表示歉意：“欠你的钱暂时还不了，不过请放心，账我们记着，一定会还给你!”
一位是耄耋老人，一位是乳臭未干的学生。祖孙俩的承诺，多少有些苍白。
那些债主，情，领了。但是，话，没人当真，也没指望叶石云成年前能还钱。
从捡废品到打工，为还债拼命挣钱
和许多在贫困家庭长大的农村孩子一样，叶石云是一个性格内敛而感情细腻的孩子，所有心事都藏掖着，不和人说。父母去世后的大半年，他常常神情恍惚。上课时，听着听着就看见了父亲和母亲，晚上睡觉后，父亲和母亲的一切就更加鲜活了。
他有些后悔，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来到世上。从四五岁依稀记事起，到母亲和父亲去世，他仅拥有短短几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那时虽然清苦，但能感觉到幸福。
如今，他们都不在了，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撒娇的孩子。从今往后，他不仅要管好自己，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。“爸爸妈妈刚走的时候，我非常悲伤。可是看到爷爷伤心的样子，我就会想，爸爸妈妈在天上看着我，我要坚强，要照顾好爷爷，要好好学习。”叶石云说。
2010年暑假，叶石云来到县城姑姑家。
他要挣钱，替父还债。
可到哪里挣钱?怎样才能挣到钱?12岁的他茫然无措。
浙江云和素有“中国木制玩具城”之称，以木制玩具闻名全国。当地各种大小玩具厂随处可见，于是，他想到去玩具厂打工。
“老板，你这里需要人吗?”站在一家玩具厂门前，叶石云小声问。“童工，不要!”对方瞥了一眼。1.4米的叶石云，还有一年才小学毕业。
接连碰壁后，他有些失望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身边车来车往。正当有些气馁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了捡废品，便迅速跑回姑姑家，从杂物间里找来一只编织袋。
姑姑知道他捡废品，已经是好几天后了。那天她进杂物间时，看到了堆成小山一样的废纸和塑料瓶。得知侄儿想捡废品挣钱替父还债后，叶水梅很是高兴：“当时石云说爸爸欠的钱他来还时，我以为只是小孩子随便说说。后来，他让我一起去寻找那些欠债的人，我开始觉得，他要替他爸爸还钱是当真的。不过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去做了。”
随后，姑姑和他把废品装好，又让姑父柳启新骑上摩托车，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。那天，他挣到了人生第一笔钱，15元。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叶石云早出晚归，穿梭在云和县城的大街小巷捡废品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路边看到一位妇女，坐在家门口加工玩具。
“阿姨，这些玩具是从哪里来的?能不能帮忙问下，给我做做?”他壮胆问。“你也想加工玩具?”妇女很是惊讶。当她得知叶石云是孤儿后，很是同情，便告诉他如何从玩具厂拿货，并教他加工。
因为未成年的叶石云无法直接从玩具厂拿货回家加工，于是，他向姑姑求助。第二天，姑姑便从玩具厂拉回一车玩具。从此，他开始做起了玩具来料加工。那个暑假，叶石云边捡废品边加工玩具，总共挣了1000多元。
此后3年暑假，他都到姑姑家加工玩具，挣到的钱也逐年增加：2011年2300元、2012年3000元、2013年4000元。而每一个寒假和双休日，他都利用短暂的时间去捡废品，积少成多。
做了4年玩具来料加工后，叶石云已经掌握了很多玩具的制作工序。他希望能直接进入玩具厂打工，挣更多的钱，替父亲还债。2014年暑假，16周岁的叶石云，终于光明正大进入工厂。
玩具厂白天上班的时间是7:30至11:30和13:00至17:00;晚上加班的时间是18:00至21:30。他每天早上到厂里，中饭和晚饭都自带米和干菜在厂里蒸饭，直到晚上加班结束才回家。
在玩具厂工友们的眼中，叶石云是一个“比同龄人成熟一大截”的孩子，懂事、有礼貌、能吃苦。每天中午，他只用半小时吃饭，这样可以比工友多加班1小时。
“今年暑假上班时，他说腰很酸。我说，你叫妈妈买点补身体的东西给你吃。他说，他没妈妈了。我又说那你爸爸不管你啊?他说，他爸爸也没了。”云和县华昌工艺厂的工友项三娟，半年后回忆起当初自己和叶石云的那段对话，眼泪还差点掉下来。
债主不忍收钱，他一次次送去
“姑姑，我现在还不会挣钱，你先借我100元!”叶石云替父亲还第一笔债的钱，是向姑姑借的。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他对讨债上门的人当面承诺之后，向姑姑借了100元，直接送到了对方的家里。
2010年年底，叶石云第二次向姑姑借钱还债。那年暑假，他虽然通过捡废品和加工玩具挣到1000多元，但是除去一些花销，剩余的钱不够还一笔特殊的债——父亲生前向村里一位90多岁的老人柳学照借的1100元。
和姑姑商量后，他决定先还掉这一笔债。因为他担心，钱还没还上，老人就不在了。
“当时有人跟我半开玩笑说，老人年纪这么大了，他要是死了，这笔钱不是刚好可以不用还了嘛!”叶石云说，虽然知道人家只是随口一说，他却一本正经地回了一句，“怎么可以这么想呢!”
“我爸爸什么时候借钱给明松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还钱的那天我刚好也在，是石云和他爷爷一起来的。我爸爸还推辞了很久，说石云和爷爷一老一小太可怜了，这钱不着急还。”柳学照的儿子柳润余回忆了当年叶石云还钱的情形。
“我爸爸拿到钱，过了两年就去世了。明松是好人，我们都知道他家里穷，外面欠了不少钱。但每次只要他开口，我们手头有多少就借多少。”柳润余也是叶明松的债主。2007年，叶明松在家里种香菇，购买麦麸时没钱，向他借了500元。
叶明松去世后，和所有的债主一样，柳润余父子俩都非常同情这祖孙俩：“明松死了，我当时想，这钱就不要还了。那几年，几百块钱对我们农村人也不是小钱。不过，我们没拿到，对家里也不会有太大影响;石云和他爷爷多还这几百块钱，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却很大。”
从2011年开始，为让更多债主看到自己的行动，叶石云对父亲的债进行了分类：“500元以上分两次还，1000元以上分三次以上还。”这样，每年他可以多还几家。
对数额较大的债，他制定了分期还款的计划。同时，他也绝不落下父亲生前的小额债。只要是他知道的，无论数额多小都要还。“数额再小，那也是一分情，也是他们对我爸爸的帮助。”叶石云说。
他所还的债中，有一笔只有30元。“大概是有一次明松送他儿子去学校，口袋里没钱，问我借的。”事隔多年后，村民季柳平已经记不清楚这笔债的事情了。还债那天，季柳平刚巧不在家，钱是他老婆代收的。“如果我在家，这点钱我肯定不会收!”季柳平说。
让叶石云感动的是，父亲去世至今，没有第二个人向他讨债。相反，每一次他把钱送到债主家时，都会遭到拒绝：“你还小，这点钱不急，以后再还没关系。”
因此，每一笔债，他至少要送两次、甚至三次以上，对方才勉强收下。即便如此，数额稍大的，债主还会减掉一两百元，数额小的则变着法子又把钱退回一部分。
村民柳雷星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，叶明松急需用钱或家里缺生活用品时，会找他借钱或赊账。“2008年一年下来，他种香菇买材料加上平时买东西赊的账，总共欠了我750元。”柳雷星回忆，叶明松去
世后，叶石云分两年共还了他500元。
“剩余的250元，是我自己坚决要免掉的，我当时想，我家境比他一老一小要好多了。”柳雷星说，他现在到城里打工，两天半可以挣回250元。2008年时，在当地农村帮个工，一天的工资大概只有30元到35元。
村民练温贵的200元，是叶明松生前欠的年猪肉款。叶石云还钱时，练温贵再三拒绝后仍拗不过，才收下。可是第二年正月开学后，练温贵又专程送了100元到学校：“你爸爸欠我的钱你已经还了，这是我给你读书用的。”
梅竹村的村民同情叶石云，更心疼这孩子，因为“他从小话不多，但是嘴巴很甜，很懂事，在村头村尾碰到谁，都会主动打招呼”。
从双亲去世至今6年，叶石云终于还清了父亲手里借来的3万元债。如今，父亲的债还清了。但也许，叶石云永远也还不清。
因为他知道，还有一些债，好心人不忍说出。
只想尽快踏入社会打工挣钱，更好地照顾爷爷
叶石云替父还债的钱，除了捡废品、加工玩具和打工挣的，还有一部分是从政府的低保和各类补助里省下的。这些年来，他和爷爷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节俭，一块钱都舍不得多花。他身上穿的除了校服，都是人家送的旧衣。
去年初中毕业后，为尽快以一技之长立足社会，叶石云进入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。为节省菜钱，他几乎每顿只买两个素菜。后来他想到一个更省钱的办法：找一个同样贫困的同学拼菜，两人把钱打到同一张卡，一顿买三个菜合起来吃。原本每周平均50元的菜钱，也因此降到了两周75元左右。
他拼命挣钱和省钱，有人好心说：“你还小，这债可以先不用还。”甚至有人告诉他，父债子还无法律依据，未继承父亲的遗产，没必要替父还债。
可他仍觉得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父债子还天经地义，且自己早承诺在先。何况，当年这些人都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。
6年来，无数个夜晚，叶石云曾蒙头痛哭，为逝去的父母、为艰难的生活，甚至为同学热闹而开心的生日聚会。可是每天清晨掀开被子，他又努力将自己坚强的一面，展示在人们面前。
当年这个内向寡言的孤儿，如今已成了校园里的佼佼者，成熟稳重、且不乏自信。2015年9月，刚升入高二的他，通过竞选从百人中脱颖而出，当选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会主席。
“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，考虑事情周全，做事特别认真!”高峰是学校学生会的指导老师。他认为，当学生会主席，不一定要“演讲最好”的，但“责任心很重要”。
在上任不久后的校运会上，叶石云特有的“领导风格”显露无遗。作为主席的他，“任何事情总是带头去做，而不是只管指挥他人”。“他不用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而是用行动来感染别人。”高峰说，刚开始还有些担心“个头小，不太爱说话”的他镇不住，可是后来他发现“自己多虑了”。
“他的文化和专业综合成绩名列全班第二，老师们都希望他高中毕业后继续读大学，但他想尽快毕业，早日踏入社会打工挣钱，更好地照顾年迈的爷爷。”叶石云的班主任刘金隆有些惋惜。
半个月前，原本身子骨还算硬朗的爷爷，去菜地的路上不小心跌倒，扭伤了脖子。元旦前，姑姑把老人接到了城里。“元旦3天我都陪着爷爷，原本想带他在县城转一转，可他已经走不动了。我们请了医生到家里，替他挂了3天盐水。”病来如山倒，爷爷的身体越发让叶石云担忧了。
